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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坡路。1983 年，村里买了一台 25 寸的罗马尼亚进口的黑白电视
机，挂在大厅里，从此可以足不出村、风雨无阻地看电视了。再后
来，农户自家买的电视机越来越多，大厅里的电视观众日渐稀少，
婺剧舞台前的观众更少得可怜了。 
电视普及以后，看戏曲的人越来越少，婺剧从巅峰一下子跌入
低谷，从大众艺术沦为小众艺术。既然婺剧的外部环境已经改变，
定位也要随之改变，服务的对象也要随之改变——从所有人群转为
特定人群——婺剧爱好者，了解他们的喜好，满足他们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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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有的专业婺剧团一直沉浸在曾经的辉煌中，希望婺剧还是男
女老少都爱看的大众艺术，十个人中还有十个人爱看婺剧，而残酷
的现实是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爱看婺剧。是不是婺剧太老土了？不
适应时代的发展了？要不就改得新一点洋一点？于是绞尽脑汁，苦
心孤诣，拼命地“改革创新”：唱腔的传统味道寡淡了，念白从金
华官话改成普通话了，传统表演程式不见了，表演像话剧和歌剧
了。即使这样，不爱看婺剧的那九个人还是不为所动：我连话剧和
歌剧这样又新又洋的舞台艺术都不要看，还要看你这个不洋不土、
不今不古的“四不像”？而对于婺剧戏迷的正当意见和合理要求却
充耳不闻，将头埋入沙堆里，甘做鸵鸟。因此，原先那个铁杆戏迷
不答应了，骂骂咧咧，只好去看注重继承和弘扬传统的京剧艺术去
了。时转势移，而专业婺剧工作者的观念和定位却没有改变，这就
是有志于“改革创新”的业内人士感到迷茫和苦闷的根源所在，令
人可悲、可叹！ 
其实，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受生活习惯的影响，无论是物质生
活，还是精神生活。浪迹异乡，时常想念家乡的饮食，所以平素爱
上附近的东阳粗菜馆，吃麻糍、杨梅果、沃豆腐、玉米糊等儿时常
吃的土菜，一饱口福。刘姥姥进大观园，曾经在酒席上吃到粉丝一
样的食品，请教邻座的高明，才知是几百元一小碗的鱼翅。恕我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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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，那味道实在不怎么样，比一块五毛钱一个的浦江菜麦饼差远
了。其实，饮食不在于好，也不在于贵，而在于旧，儿时妈妈做的
食品，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也不一定是最贵的，但一定是最适合我胃
口的，吃的就是一种习惯。 
戏迷看戏，如同食客吃菜。跟国剧京剧比，无论是剧本水平，
还是表演艺术，婺剧确实还有不小的差距，但我还是喜欢婺剧。婺
剧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但我从十岁就开始看，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，
最适合我的胃口。京剧虽好，毕竟从是四十岁开始看的。看了京
剧，理智告诉我，这是一种非常高雅的艺术，但离我的生活比较
远；看了婺剧，直觉告诉我，这是生活习惯的一部分，已经溶入血
液。作为一个老戏迷，迷恋的就是婺剧的老腔老调，需要的就是那
种味道，这不是理智能够说得清楚的。 
而婺剧的专业工作者，往往从专业的角度来看，看得更加清
楚，发现婺剧的旋律单调、吐字不清等好多缺陷，希望通过“改革
创新”，让旋律更加丰富一点，改变了老腔老调，让吐字更加清晰
一点，念白变成了普通话。但他们忽视了观众的接受心理，忽视了
观众的生活习惯，这一改，要了老戏迷的命，换来的不是喝彩和掌
声，而是抱怨甚至谩骂。实践已经反复证明，婺剧作为一种小众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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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，要迎合所有人群，是不可能的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结果把特定
的人群也丢失了。 
为了婺剧的永续发展，戏台前不再白发一片，当务之急是培养
年轻观众，很多剧种不约而同地想到戏曲进校园。八十年代，最常
见的手段就是到大学里举办戏曲讲座，我听过京剧、昆剧、越剧的
专家讲座，但成效不彰，不爱看戏的大学生，不可能通过听一两次
讲座，就对戏曲产生兴趣。大学生一般在二十岁左右，兴趣爱好已
经基本定型，这个年龄段要培养对戏曲的兴趣，为时已晚了。 
令人欣慰的是，如今婺剧在培养后续观众方面，已经探索了一
条行之有效的道路：从娃娃抓起。婺剧进校园，不是大学，而是小
学，让十来岁的小学生接受熏陶，从小培养对婺剧的兴趣，从而成
为生活的一部分，成为一种习惯。“衣贵如新，人贵如旧”，看戏
也是这个道理，长大以后，即使人在天涯，想起儿时听过的老腔老
调，还是如见故人，倍感亲切。 
明白了婺剧已经从大众艺术变成小众艺术的道理，期待专业的
婺剧工作者能够补上 “观众心理学” 一课，贴近小众，琢磨小
众，迎合小众，牢牢抓住小众的心，针对特定人群进行精准营销，
才能永葆具有四百年辉煌历史的婺剧的生命活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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